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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是我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对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时受过中等
文化教育，后又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的青
年。1968 年，根据毛主席“知识青年到
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
必要”的指示，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地
离开城市，到最广大的农村定居并参加
劳动，即“插队落户”。曾几何时，这些
知青下乡后被选调到乌兰牧骑，成为
文艺骨干，助推了当地乌兰牧骑事业
的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贯彻落实
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内蒙古各地相继成
立了乌兰牧骑。1963年，察右前旗乌兰
牧骑建立。

1967年，为了充实巩固乌兰牧骑队
伍整体素质，由基层推荐，通过严格考
核，最后经旗评委们集体讨论决定，重新

组建了旗乌兰牧骑，时有队员 14 人，包
括7名男队员，7名女队员。团长兼指导
员由中师文化的王登成担任，副团长由
袁桂珍担任。此次招纳的队员思想觉悟
高，业务素质过硬，均为一专多能复合型
人才。

这七名男队员是：王登成，27岁，全
团年龄最大，善手风琴和二胡；任占元，
18岁，善吹笛；冯春雷，16岁，善吹笛；郭
明奎，20岁，善打击乐器，也是舞蹈演员；
田旺，19岁，善二胡和打击乐器；常富，20
岁，善手风琴和电子琴；王福荣，19岁，精
于弹三弦。

七名女队员是：彭秀莲，20岁；陈爱
玲，18岁，善唱京剧、豫剧、晋剧，会京胡，
是女高音歌手；袁桂珍，18岁；刘国英，18
岁，舞蹈演员，且会乐器；戴淑英，18岁，
舞蹈演员，女中音歌手；周爱英，17岁，善
诗歌朗诵和音乐伴奏；邸祥，17岁，美声
歌唱演员，会快板。

那时乌兰牧骑的工作日程十分规
范，类似国家专业院校一样运行。队员
们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锻炼身体，八点
开始音乐美声训练。早饭后进行理论学
习，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半排练节目，下午
两点半至六点半进行个人节目演练，直

到大家的演出符合要求为止。
由于学风正，队员们个个遵守纪律，

互敬互爱，学雷锋蔚然成风。好学风带
来好作风。其中从天津来的知青、团小
组组长陈爱玲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陈
爱玲为人正派，作风良好，业务能力强，
乐于助人。有的舞蹈演员技术较差，她
总是废寝忘食，由易到难地帮助队员，给
予悉心指导，直到他们学懂弄通，能够熟
练地掌握动作要领方休。在讲普通话
上，只要发现队员发音不标准，她就及时
纠正，一次又一次作口型示范，讲解练习
方法，教他们一个个学会了讲普通话。
在陈爱玲的带动下，团队精诚合作，每次
出外演出都能高兴而去载誉而归。

提起陈爱玲，她当年插队在察右前
旗平地泉南村生产大队。1967年入选旗
乌兰牧骑。她原本善于舞蹈和京剧表
演，可她并不就此满足，而是勤奋好学，
学以致用，心系队员，服务队员。在团队
导演的潜心指导下，她很快又学会了豫
剧、晋剧表演，每每登台，观众的喝彩声
不绝于耳。此外，陈爱玲还会快板演出，
她打的快板节奏清晰，花样繁多，很受观
众欢迎。在乌兰牧骑，她八年如一日默
默无闻地工作，为她自己，也为乌兰牧骑

集体多次赢得了察右前旗、乌兰察布盟
的表彰奖励。1973年，她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此后调至山东文艺团体担任
领导职务，将她的专业特长发挥到了
最大。

寒来暑往间，知青们在察右前旗乌
兰牧骑奉献了几多青春，乌兰牧骑也为
他们的成长提供了机会与平台。比如当
地知青王俊杰，如今已跻身内蒙古作曲
界；当地知青高英宝，步入了内蒙古艺术
学院；天津知青孙家潭，1968年在旗小淖
尔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选调到旗乌兰
牧骑。他擅长书法与篆刻，曾为乌兰牧
骑绘制了许多布景，书写了许多标语，而
今他已成为全国知名书法、篆刻大家。

……
当下，也许有的人对知青是干什么

的、知青下乡为了什么等问题一无所知，
知青的时代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剪影，
但察右前旗永远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为
乌兰牧骑奉献过的青春年华。

巍巍土贵山，悠悠黄旗海。乌兰牧
骑能够拥有今天的兴盛，离不开那些知
青曾经的顽强拼搏、努力奋斗。让我们
向那些为察右前旗乌兰牧骑事业作出过
贡献的知青们致敬。

知 青 与 乌 兰 牧 骑
●常富

水从雪山下来，迤逦而
东，在甘海子至云杉坪之间
的 山 谷 ，集 聚 成 几 片“ 湖
泊”。湖水被河底的白色大
理石和石灰石衬托，亦呈白
色，故名“白水河”。而此处
山谷，状如月牙，远远看去，
就像一轮蓝色的月亮，镶嵌
在玉龙雪山脚下。在阳光映
射中，河水幻化为蓝色，所以
这里又名“蓝月谷”。

那是一处绝美的景致。
向西远眺，苍茫的玉龙雪山，
直通云天。连横的白云，浮
游于山际，倒映在湖面。湖
被山簇拥着，山被绿包裹着，
树被水倒映着。湖水浅处，
如米汤般浑白，深处，是透明
的蓝，还有些许绿意，点缀其
间。清新怡人的空气，似乎
也凝固于这湛蓝之中。置身
其间，如梦幻影，疑是仙境。

徜徉在这醉人的湖光山
色，不由不瞪大眼睛，恨不能
将 之 浓 缩 成 盆 景 ，装 入 行
囊。“快来看，湖底那棵树多
漂亮！”身边一声惊呼，我循
着旁人的指引，也看到了湖
心水底那株树。在她的远远
近近，水中横七竖八地躺着
一些枯木。只有她，顽强地
长在那里，远离岸上那茂密的绿荫，不苟然于身旁倒下的朽
枯，傲然屹立在冰水之中。暗流激荡着她的躯干，岁月掠去
了她的枝叶，显得苍老而又孤独。波光起处，她身姿摇曳，经
过光的折射，散发着别样的美。

她是一棵云南松。她应该原本就生长在这里，没有人注
意她是什么时候被湖水一点一点淹没的。她一定很老了，老
到沧桑，老到记不得历经过多少番日月轮回。她一定曾有过
灿烂年华，浓荫如盖，蔽日遮天。她的周围，一定拥有过繁花
似锦，小鸟呢喃。她也一定记忆着无数的世间沧桑，尽享过
阳光雨露、饱尝了风雪雷电。如今，她被淹没在水底，但她依
然挺拔着、屹立着，释放着向上的激情，展现出诱人的美丽。

在水下暗淡的光影里，那棵秃树，彰显，突兀，泰然。暗
流经过，没有一丝烟火气息，裹挟着泥沙，带着飒飒的凉，拂
掠过枯树，像一个行吟诗人，用轻波，留下一行行蹩脚的诗
句。她像浮雕，像一帧逆光的照片，像一曲流殇的编钟，华
贵，凄美，肃杀，冷静。她从容优雅，处变不惊，即使凋枯，即
便淹没，仍然不易初心，也要用全部的能量彰显那生命的不
朽。她坚守着站立的根基，忠实着脚下的土地。湍流，可以
摧残她的身躯，却磨灭不了她的意志；湖水，可以吞噬她的生
命，但消弭不了她的精神！

我被她，被这棵水底的树，深深地震撼了。从见到她的
那一刻，这棵树就默默地长进了我的心里，像个图腾，像根
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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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多年之前一样
我依旧没有奢望得到秋的谅解
天空失去云朵
或月色染白窗棂
时光都会逆流而上
不小心打翻的秋水
将过往，浸泡成一季一季的白霜
温暖的谎言和冰冷的故事
都与我失散多年
都在漂泊的旅途中无人认领
那盏恍惚的灯火
在丢失的词语里
依旧将父亲的瘦影折射在土墙上
一些象形是缺口，也是支撑
让深夜落单的雁鸣
飞不出一系列秋寒的印证
瘦秋矮得刚到窗口
我的无力拖拽不住汹涌的别意
赶雪的日夜，该去往何处
困在光阴里的缘
不论怎么排列
都是深深的亏欠

秋不曾原谅
●亭雨

雨说来就来。刚才只顾埋头砍柴，完
全没有注意天竟然阴得这么快。等发现
时，已经晚了。云，厚厚的，黑黑的，压住山
头。风，夹着大大的雨点，吹打着眼睛，感
觉很疼，很涩。

我费力爬到山顶，把一捆柴狠狠甩下
肩膀。抬头，望了望家的方向，很远，很远，
至少还要翻过一座山。这山与那山之间，
无路。有的，只是满目荆棘。此时，我的两
腿，已被划出一道道血痕。膝盖，也是青一
块，紫一块。这是从山底向上攀爬时摔的，
自己都记不清摔了多少次。

浑身淋透，有点发冷。脸上，雨水伴着
泪水，一直流着。擦一下，无济于事。有什
么用呢，衣服都能拧出哗哗的水来。

柴是万万不能丢的。丢掉，半天的时
间就白白浪费了。再说，母亲还要等这柴
晒干后烧火做饭呢。那时的乡下，没有电，
没有气，做饭取暖，全靠柴。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我咬紧牙
关，重又扛起那捆柴，一步一滑地向山下移
动。滑倒，站起。站起，滑倒。柴，砸到背
上，生疼。没办法，只能忍。狠狠地忍，咬着
嘴唇忍，咬破也没关系，反正柴是不能丢的。

估算一下，时间大概是中午十二点吧。早
上从家里出发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想不到刚
刚砍完一捆柴，黑压压的乌云就席卷而来。
雨，也伴着电闪雷鸣，铺天盖地砸下来。如果
说怪，只好怪家里那台小破收音机，坏得真不
是时候，偏偏下雨之前不能听天气预报了。

早上只是简单地吃了一碗米饭。出门

时，只带镰刀，未带干粮。又冷又饿。我腾
出一只手，抹掉满脸的雨水。这时，已经无
泪。流泪有什么用呢，在这个远离村庄的
荒山野岭，没有人能够听得到、看得到。孤
独无助，多么刻骨。

索性不再看路，只顾弯腰低头而行。
看也没用，因为没有路呀。

来时，走了将近四十分钟，路途不算很
远。可现在背着六七十斤重的柴，感觉路要
多远有多远。而且，每走一步，背上的柴就
增加一分重量，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有
几次摔倒，真想躺在那里，不再起来。可是，
我不能。年龄不小了，已经十五岁。这个年
龄，应该给父母减轻点生活的压力。抑或，
为家庭付出点什么。人穷，志不能短，这是
母亲经常对我们一群儿女说的话。

嘴唇咬出血印，腿越来越沉。一个趔趄，
镰刀滑落下来，把左小臂划出一道口子。还
好，因为砍了一捆柴，镰刀已经不再那么锋
利，划出的口子不是太深。流出的血，很快被
雨冲刷干净，感觉不到疼。这点小伤，算是家
常便饭。每一个乡下孩子，一生大概要经历
多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是。

终于爬上另一个山顶。家，就在距山脚
大约三里的地方。虽然累得要命，但曙光就
在前面。此时，我只能独自安慰着自己。

坐下来休息，有一点轻松，或许是离家越
来越近的缘故。多年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明
白一个道理，人生再累，只要到家，便会轻
松。或许，家才是身体和灵魂最后的休憩所。

雨还没有停的意思。我用衣袖抹抹眼

睛，透过雨丝，向山下看。
这一看不打紧，竟然发现一个身影，正

从山脚向山上艰难地走来。路滑，我看到
这个身影摔倒了三次。每次，都快速爬起
来，继续，没有片刻停留。

母亲！尽管雨很大，看不清衣着、面
孔。但我知道，一定是母亲。在这样的天
气，这样的野外，不会有第二个人到来。我
站起身，快速扛起那捆柴，近似一路小跑，
向着母亲的方向奔去。背上的柴，似乎也
变得轻一些了。

母亲浑身泥水。衣服上沾着很多滑倒
时触落的草叶，像一面面旗帜，在风中抖动
着经年的爱和温暖。我看着母亲，笑了。
母亲看我一眼，没笑，只顾抢过我肩上的
柴，吃力地放到自己的背上。

“你这孩子，下这么大的雨，还背什么
柴，放到山上，等天气好了再回来取不就行
了。是不是傻？真笨！”母亲一边走，一边
嗔怒着对我说。但是，说归说，怒归怒，她
并没有放下自己背上的柴。

我挠挠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母
亲身后，用手托着她背上的柴，艰难地向家走
去。一路上，有几次又差点摔倒，幸亏有我在
后面及时扶住了母亲。每次，母亲都回头看
看我，依然不说话，但眼里却是满满的欣慰。
我知道，我正在长大，但在母亲眼里，永远是
个孩子。只是，这孩子开始懂事了。

到家时，雨停了。母亲放下柴，来不及
换衣服，便气喘吁吁端来做好的饭菜，看着
我吃。此时，她还在气喘吁吁，偶尔伴着几

声咳嗽。
因为常年操劳，母亲身体不是太好。

尽管如此，她也从来不说，只顾付出，不顾
自己。尤其是对我们一群儿女，既严厉，又
温柔。严厉时，可以大发雷霆。温柔时，柔
顺如水。为了能让我们体面地生活，她的
日子，总与忙碌结伴而行。虽然我们一群
儿女都在长大，也会为家里做一些事情，但
考虑到我们的学业，母亲一直以来都不愿
意让我们多干活。母亲只上过小学二年
级，她说没有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你们几个
娃娃要想有出息，就得好好学习。

就像今天早上，母亲是不同意我去砍
柴的，可禁不住我的坚持，才勉强答应。没
想到，砍了一捆柴，突遇大雨。本想自己完
成的事情，却害得母亲担惊受怕。不仅如
此，还把母亲累成这样。吃着饭，看着母
亲，我的心底是满满的愧疚。

柴米油盐，母亲的命啊！
傍晚，村庄上空，一缕缕炊烟，正在解

读灶膛之内的火。母亲的脸膛，红红的，像
一朵花，开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开在我们
经年的回望中。

多少年了，那场大雨，还在思想深处，
以摇摇晃晃的方式瓢泼，并不时有一道道
闪电，擦亮我的眼睛。不管雨多大，不管风
多狂，我肩上的柴，绝不会放下。一如母
亲，大雨中接回我的人，还有一捆生命的
柴。这柴，多年之后，还燃着熊熊的火焰，
照亮我的人生，温暖我的灵魂。

或许，这就是生活。一年一岁，一生一世。

经 年 雨 事
●白俊华

红红一树梅，斗雪傲霜开。

铁骨人人赞，寒香去又来。

五绝·赞梅
●韩军

绿野飘玉带 周文静 摄





田头采韵腹中藏，月下翻书学宋唐。

执笔情生三寸地，墨香共与菜花香。

七绝·农民诗人
●霍跃庭


